
1934年11月下旬到12月初，桂北湘江流

域阴雨半月，气象资料里频见“风夹冰雨”等

记录，当地百姓留下的话语里也多有“冷很”

（方言：很冷）之言。

可翻阅湘江战役亲历者的回忆，几乎没

有提及这种南方特有的阴湿冷寒天气。

他们记住的是一个燃烧的战场：发烫的

枪管、灼烈的硝烟、鲜红的热血……

一
1934 年 10 月 21 日，中央红军离开于都

后，在“红区”“白区”交界处的江西信丰县百

石村，打响了“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25

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从信丰南北先后渡过

桃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

“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部

队打了胜仗，却挥不去心头“真的要离开苏区

了”的愁绪，而战士们根本没有长吁短叹的时

间。前面的路多远多难多少个弯，谁也说不明

白。但这些来自农村的伢子很清楚，路上遇到

恶狗挡道就得打。于是，部队先溃敌于广东城

口、仁化一线，再攻破湖南省的宜章县城……

到11月15日，中央红军已连续突破国民党军3

道封锁线，22日占领道县后，进抵湘桂边界。

前面有两条河，一条是潇水，一条是湘

江。

因这两条河，湖南得了个“潇湘之地”的

浪漫代称。可攻占湘桂交界处的道县，挥师

渡潇水的红军，前面只有陷阱——蒋介石布

下的“纵横于碉堡线之间的绞索”。

从潇水往西约百余里，便是湘江。如能

顺利渡江，就可北上湘西同红 2、红 6 军团会

合。所谓“天下之山聚于黔”。国民党军在这

一带峻险山区一度防守薄弱。无疑，此处对

困境之中的红军而言，是一块不错的落脚之

地，亦是“创造新的大块苏区”的基础。

这个作战意图一目了然，无需缜密判断

便能看懂，老谋深算的蒋介石自然看得清清

楚楚。

于是，红军前脚走，国民党军队后脚就重

新占领了道县，断了红军从潇水撤返的后路；

然后，国民党军开始在湘江沿线的全州、灌

阳、兴安三县设阵布防，封堵红军前行过江的

路。东西约 60 公里，南北不到 100 公里的地

带，竟密密麻麻地会集了国民党中央军和湘

桂粤军阀的26个师，30余万人。有媒体吹嘘

此为“委员长最擅之‘口袋阵’。”

坦率地说，这个布阵确实凶险。首先，这

片地域公路贯通，便于发挥他们的机械化优

势；再者，虽是枯水期，可湘江百米之宽的江

面，仍然横亘成一道天然屏障；同时，有国民党

中央军主力督阵，逼着地方军阀和红军死拼，

是既灭红军、又“削藩镇”的一箭双雕之计。

问题是，蒋介石可以机关算尽，可那些军

阀谁会愿意白白搭上自己的家当？所以，不

管蒋介石赠诗激励，还是破口大骂，他们仍各

怀鬼胎，东躲西闪，生生在蒋介石的防线上空

出100多里的缺口。

缺口即战机。红1、红3军团岂能放过这

样的机会？

11月25日，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发布

《关于我野战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

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27日凌晨，红1

军团手起刀落，抢占了突破湘江的第一个渡

口——大坪渡，随即将全州境内湘江段的所

有渡口和徒涉点一举拿下；同日，红3军团由

界首渡江占领了河对岸。两个军团互为犄

角、形成呼应，在约30公里江段上清除了守江

之敌，并在群众的帮助下架起多道浮桥，打通

了可以顺畅、快速通过的渡江通道。

不可思议的是，一连两天，渡口竟然“野

渡无人舟自横”，湘江还在清悠悠地流。

按说，已经来到广西小镇文市的中央红

军，距渡口仅70余公里。以正常的行军速度，

2天就能抵达渡口。如果这样，我们完全可以

假设，中央红军的命运或许将是另一种历史

走向。

红军中名将如云，焉能不知“兵贵神速”

这个基本军事常识。很多年后，美国记者索

尔兹伯里还在为此叹息：“迟缓笨重的辎重部

队改变了整个局势。”

当时的中央纵队分为两个纵队，一是约

5000人的“红星纵队”，包括中革军委，红军总

司令部、总政治部等首脑机关；一是近万人之

众的“红章纵队”，集中政府机关、总工会、团中

央以及后勤保障等机构。显然，他们还没弄明

白，此行不是搬家迁居，而是求生图存。他们

肩上挑的、背上扛的，被斯诺形容为“整个国家

走上了征途”——X光机、印刷机、织布机……

即便是作战部队，家当也不少。时任红8军团

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莫文骅，在日记里记录了

从瑞金背到这里的“图书馆”书单：战略学读

本、时事手册、地图、马列主义读物……

抬着坛坛罐罐的队伍，拖家带口式的行

军，以每天二三十公里的速度，足足走了4天才

走到江边。而这时的湘江，已被血水染红……

二
“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事实上，各

级指挥员从中革军委的渡江命令中，已经感

受到一种令人不安的严峻气息。

28日，敌军侦察机清晰地看到，红军凭借

南北两线的阻击阵地，构筑出一条东西走向

的长廊式通道。中间有一支“大队伍”正向湘

江移动。

怒不可遏的蒋介石连发督战令，甚至暗

以“通共”威胁。无论是为邀功还是为洗白，

各路军阀嗅着血腥味四面围来。

渡江的时间窗口期过去了，湘江渡口卷

起巨大漩涡。

按命令，全军应该在11月30日前全部渡

过湘江。

11月28日，红1军团主力第1师、第2师，

打响了湘江战役中双方投入兵力最多、伤亡

最惨重的脚山铺阻击战。湘军开始显露杀

气，投入精锐4个师近7万人。在连续几个昼

夜的搏杀中，我军伤亡高达数千人，敌人甚至

一度逼近我指挥所，军团指挥员当时已拔出

手枪，准备做最后的搏杀。

28日，桂军向扼守新圩渡江通道的红3军

团发起进攻，意图夺取界首渡口，将红军渡江

部队拦腰截断。桂军依仗武器好、地形熟，打

得很猛。红3军团第5师被敌军7个团分割包

围，阵地几度失而复得。血战至11月30日下

午，全师伤亡 2000 余人，“自师参谋长以下，

团、营、连干部几乎全部阵亡”。

29 日，湘桂两省敌军分路向我光华铺阵

地猛扑。由于这个阵地紧挨着中央纵队渡江

的界首渡口，距江岸最近处仅200米，一旦失

守，后果不堪设想。两天三夜，拉锯战、白刃

战……一仗比一仗残酷。战至 12 月 1 日，我

军损失近半。

让人揪心的是，坚守渡口的部队在以死

相拼，可12月1日之前，中央纵队还在路上。

部队在用生命换时间，而教条主义者却

在愚蠢地损耗着时间。

按照李德在军校学习的教程，行军队形

或许设计得很完美——中央纵队位居中枢，

红1、红3军团两翼护卫，红5军团断后，红8、

红9军团负责侧后翼掩护。

但这种被刘伯承称为“八抬大轿”的队

形，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速度。从11月

30日至12月1日，中央纵队陆续到达和开始

渡江的这两天，成为军史所述的“整个长征中

最危险的两天”。

30 日，重新部署的各路敌军已完成对各

个渡口的包围。刚开始渡江的中央纵队，面

临着遭敌“半渡而击”的危险。

阻击阵地上的红1军团和红3军团，是红

军的精锐。就连对手也知道他们的作战特点

——红1军团以机动灵活、精于运动战和伏击

战著称；红3军团以勇猛善战、擅长正面攻击和

侧翼穿插闻名。可面对这样的战况战情，他们

只能自缚手脚，放弃机动作战优势。面对数倍

于己的敌军以及敌飞机大炮投射的高密度火

力，他们只得死守硬拼。他们很清楚，自己退

一步，就会使正在渡江的队伍变成活靶子。

30日深夜，红1军团不得不向中央发电，

坦承“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

湘水（江）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显然，如

果不是作战能力消耗到了极限，他们怎会向

军委提出“必须”的要求。

霜风趋紧，冷雨飘零。12月1日下午，军

委纵队大部过江。

但战场的危险态势没有丝毫缓解。一直

紧咬其后的国民党军队，此时已占领多数渡

口，所有浮桥几乎全被炸断。而担负掩护的

部队，还有队伍没有过江。这些部队相互掩

护，被打散、切断的部队很快集结，突破敌军

薄弱之处，从浅水区寻机涉渡。

江水无言。凤凰嘴是湘江战役中部分红

军最后渡过的渡口，也是牺牲最为惨烈的渡

口。红8军团多为长征出发前夕紧急扩编的

新兵，在执行后翼掩护战斗任务中，因军委临

时改道、途中遭桂军截击并被打乱建制而行

动缓慢。12月1日下午，当他们几经周折赶到

凤凰嘴渡口时，渡口已被敌火力封锁。他们

只能冒着枪林弹雨，强行涉水渡江。

经此一役，刚组建2个多月的红8军团从

万余人锐减至不足2000人，其编制和番号也

永远消失了。

还有一支部队被敌军截断退路，无法过

江。这就是史称“绝命后卫师”的红5军团第

34师。该师官兵绝大部分为闽西子弟。他们

从长征一开始就担任全军总后卫，湘江战役

中更是成为后卫中的后卫——在最危险的位

置孤军阻敌。11月26日，在红34师干部会议

上部署阻击任务后，红5军团参谋长刘伯承拍

了拍红34师师长陈树湘的肩膀，叮嘱说：“你

们既要完成军委赋予的任务，又要有万一被

敌人截断孤军作战的准备！”大家一一握手惜

别，但心里都清楚，如此一别恐怕再难相见。

在随后的4天5夜，红34师在江东抗击十

几倍于己的敌军。12月1日，红34师收到中

革军委“立即向湘江渡口转移，并且迅速渡

江”的命令后，数次强渡均告失利。同日，中

革军委电令陈树湘“退回湘南地区，坚持游击

战争”。11日，红34师余部100余人在道县四

马桥早禾田遭保安团阻击。陈树湘召开紧急

会议，决定改变按长征原路返回的计划，由参

谋长王光道率领余部突围，到九嶷山区开展

游击战争。陈树湘带两名警卫员留下掩护。

后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不幸被捕。他

用尽最后的力气将自己的肠子扯断，壮烈牺

牲，年仅29岁。

2014 年，习近平主席在古田全军政治工

作会议上，饱含深情地讲述了陈树湘“断肠明

志”的故事。陈树湘的名字如信仰的丰碑，穿

越历史风云，矗立在奔涌的湘江之畔。

广西灌阳县烈士陵园里，立着一块无字

碑。碑上不着一字，碑座上镌刻着：“你们的

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为

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主力红军在湘江战

役中牺牲的红三十四师六千闽西红军将士永

垂不朽。”

红34师牺牲的烈士，经后人多年查询探

访，仅查出千余人的名字，很多还是小名：赖

老石头、马二二、李矮六、戴七子……

岂曰无碑，山河即碑。何须有名，人心

留名。 （下转第四版）

血 色 湘 江 存 亡 之 渡
■ 郑蜀炎

■E-mail:baofengkuaibao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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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1934年冬，湘江战役打响，这是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惨烈、关乎生死
存亡的一战。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
军，依托湘江天险构筑第四道封锁线，
企图将红军围歼于湘江东岸。红军将
士浴血苦战五昼夜，顽强阻击，以血肉
之躯掩护中央纵队渡江，并成功突破
封锁，粉碎敌人全歼红军的图谋。

“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
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
江鱼。”这首流传下来的悲壮民谣，充
分体现的当年湘江战役的惨烈程度
和红军不怕牺牲、向死而生的长征精
神，也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牺牲红军烈
士的沉痛缅怀。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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